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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沿海乡村的发展与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密切相关。山东半岛濒临渤海和黄海，沿海地区渔业生产、海

水养殖、滨海旅游和港口运输活动较为集中，近岸海域长期承受较强的人类活动压力。本文以乡村振兴

为背景，采用文献综述与归纳分析方法，梳理2015年以来山东半岛及其邻近海域微塑料污染相关研究，

分析其来源、形态、粒径、颜色、丰度和成分特征，并讨论其对海洋生态系统、水产品质量安全、渔民

生计和渔村人居环境的潜在影响。研究认为，山东半岛近岸海域微塑料污染具有来源多样、近岸集聚、

纤维类占比较高、小粒径风险较突出等特点。已有研究显示，部分岸滩污染总体处于轻度水平，但潮滩

沉积物、水产品和实验生物暴露结果提示，微塑料污染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和复合风险。未来应从陆源

污染控制、废旧渔网渔具回收、养殖区塑料制品管理、岸滩环境整治、公众参与、区域协同和长期监测

等方面完善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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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oastal villag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logical quality of coastal waters. The 
Shandong Peninsula borders the Bohai Sea and the Yellow Sea, where fishery production, mariculture, 
coastal tourism and port transportation a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In recent years, microplastic pol-
lu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affecting marine ecological security, aquatic product 
quality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 coastal villag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urces, morphology, particle size, color, abundance and composition of mi-
croplastics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the Shandong Peninsula, and discusses their potential impacts on 
marine ecosystems, aquatic product safety, fishermen’s livelihoods an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fish-
ing village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microplastic pollution in this region is characterized by multiple 
sources, nearshore accumulation, a high proportion of fibers and relatively prominent risks of small 
particles. Although some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pollution level of typical beaches is generally light, 
evidence from tidal flat sediments, seafood samples and biological exposure experiments suggests 
that microplastic pollution has long-term, hidden and compound risks. Therefore, governance should 
be improved through land-based pollution control, recycling of abandoned fishing gear, management 
of plastic products in aquaculture areas, beach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re-
gional coordination and long-term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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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沿海乡村地处陆海交错地带，其生态

治理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村庄生活垃圾、农村污水和人居环境整治，还延伸到岸滩湿地保护、近岸海域管

护、海水养殖环境管理和滨海资源保护等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将生态宜居作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要求，并将生态振兴纳入乡村振兴内容[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提出海

洋环境保护应当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源头防控、陆海统筹、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

[2]。因此，沿海乡村环境治理不能只停留在村庄内部，还应把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纳入陆海统筹治理之中。 
山东半岛位于黄海、渤海交界区域，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日照等沿岸城市分布着大量传统渔

村、渔港码头、海水养殖区和滨海旅游岸段，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海洋渔业和滨海乡村经济区域。近岸海

域是沿海渔村开展捕捞作业、海水养殖和渔旅融合的重要依托，也关系到渔村产业发展、渔民收入和宜

居乡村建设。一旦近岸海域受到污染，不仅会破坏近海生态系统结构与稳定性，还可能影响水产品质量

安全、渔业养殖收益和滨海乡村旅游形象，进而影响沿海乡村生态振兴成效。 
在各类近岸污染物中，塑料污染具有较强的长期性和隐蔽性。塑料制品因成本低、使用便利和物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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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能稳定等特点，广泛应用于沿海居民生活、渔业生产、海水养殖、货品储运和滨海旅游等环节。各类

废弃塑料进入岸滩与近海环境后，在日晒风化、波浪侵蚀、机械摩擦及生物作用等因素影响下逐渐破碎，

形成粒径小于 5 mm 的微塑料颗粒[3] [4]。相较于大型漂浮垃圾，微塑料粒径小、迁移能力强、环境隐蔽性

高，容易富集于潮滩沉积物、海水介质和水生生物体内。已有研究表明，微塑料可通过生物摄食、有害物

质吸附和食物链传递等途径扰动近海生态系统，并对水产品安全和公众健康认知产生潜在影响[4] [5]。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多项塑料污染和海洋垃圾治理政策。《“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

提出进一步完善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体系，压实地方、部门和企业责任，聚焦重点环节、重点领域、重

点区域，积极推动塑料生产和使用源头减量、科学稳妥推广塑料替代产品，加快推进塑料废弃物规范回

收利用，着力提升塑料垃圾末端安全处置水平，大力开展塑料垃圾专项清理整治[6]。《沿海城市海洋垃

圾清理行动方案》，要求沿海地市压实属地治理责任，加强陆源垃圾收集和转运，强化海上垃圾防治，

推动建设陆海统筹的海洋垃圾长效治理体系[7]。这些政策要求与山东半岛废旧渔具回收、养殖用塑料制

品管理、滨海岸滩保洁和跨市域协同治理等现实需求具有较强关联。 
目前，学界主要从环境科学与海洋生态学角度，围绕山东半岛典型岸滩、潮滩沉积物、市售海产品

和受试生物开展调查，初步揭示了区域微塑料在丰度、形态、粒径、组分及生物影响等方面的特征[8] [9]。
然而，已有研究多聚焦微塑料的环境赋存与毒理效应，对微塑料污染与沿海渔村产业转型、基层环境治

理、渔民参与和陆海协同管理之间关系的讨论仍显不足。基于此，本文选取山东半岛近岸海域为研究对

象，依托现有监测数据与文献成果，分析区域微塑料污染特征、生态风险及其对沿海乡村发展的影响，

并从陆源污染管控、废旧渔具回收、养殖塑料管理、岸滩常态化治理、多主体参与和跨区域协同等方面

提出治理路径，以期为山东半岛沿海乡村生态治理提供参考。 

2. 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综述与归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山东半岛及其邻近海域微塑料污染相关研究进行梳

理。文献检索主要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及 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为基础，检索关键词包括“微塑

料”“山东半岛”“渤海”“黄海”“近岸海域”“潮滩沉积物”“水产品”“microplastics”“Shandong 
Peninsula”“Bohai Sea”“Yellow Sea”等，重点关注 2015 年以来与近岸海域微塑料污染特征、生态风险

及治理对策相关的研究成果。 
在文献筛选过程中，本文主要纳入以下几类文献：一是研究区域涉及山东半岛、渤海、黄海及其典

型海湾或潮滩区域的实证研究；二是明确报告微塑料丰度、形态、粒径、颜色或聚合物类型等污染特征

的文献；三是涉及微塑料生态效应、生物富集、载体作用和治理路径的综述或实证研究。对于研究区域

不相关、数据来源不清、仅作一般性介绍且缺乏有效信息支撑的文献，则不作为本文分析的主要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研究在采样介质、采样时间、样品处理方法、筛网孔径、鉴定技术和数据单位等

方面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不宜进行严格统计意义上的直接横向比较。因此，本文主要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

行归纳整理，用于识别山东半岛近岸海域微塑料污染的总体特征、主要风险和治理方向；对于不同研究地

点的丰度数据，仅作范围性和趋势性说明，不进行统一量化评价，也不简单划分高、中、低污染等级。 

3. 山东半岛近岸海域微塑料污染的区域表征 

3.1. 陆海交互下的污染来源 

山东半岛近岸海域微塑料污染具有较明显的陆海复合特征。陆域方面，沿海村镇日常生活中产生的

塑料袋、食品包装物和一次性塑料制品，可能经由地表径流、河流输送、雨污管网排放及岸滩堆积等途

径进入近海环境；海域方面，近海捕捞、海水养殖、港口运输和滨海旅游等活动，也会持续产生废弃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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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并在风化、磨损和破碎过程中转化为微塑料。已有研究指出，近岸微塑料主要来自陆源输入、海上

人类活动以及大型塑料废弃物自然风化裂解等途径[3] [4]。因此，山东半岛近岸微塑料污染并非单一来源

造成，而是沿岸居民生活、渔业生产、海水养殖、滨海旅游和港口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区域实测结果看，人类活动类型和强度会影响微塑料的丰度分布与组成特征。青岛近岸研究显示，

红岛养殖区、李村河口、污水处理厂邻近海域和麦岛旅游沙滩等不同功能区微塑料丰度差异明显，说明

水产养殖、陆源排污和旅游活动均会影响微塑料分布[10]。青岛四处滨海浴场的研究也发现，海水和沉积

物中普遍检出微塑料，其来源与包装、纺织洗涤和滨海旅游消费等活动有关[11]。桑沟湾作为典型养殖海

湾，其水体和沉积物中的微塑料在湾内、近岸区域相对富集，空间分布受养殖作业、生活排污、航运活

动及海域水动力条件共同影响[12]。 
在半岛沿海渔村生产场景中，养殖网箱、渔用绳索、浮球、泡沫箱、塑料养殖筐等塑料制品使用较

为普遍。这些材料长期受到海水侵蚀、日晒老化和机械摩擦影响，容易发生破损和碎裂，进而形成纤维

类、碎片类和泡沫类微塑料。由此可见，微塑料治理不能只依赖近海末端清扫，还应前移到沿海乡村生

产生活过程之中，重点加强废旧渔具回收、养殖塑料制品管理和岸滩生活垃圾规范处置。 

3.2. 纤维类主导的形态结构 

纤维类占比较高是山东半岛近岸水体和潮滩沉积物中较为突出的微塑料形态特征。相关实测数据显

示，山东半岛典型岸滩微塑料总体上以纤维类为主，占 62.80%；其次为碎片类，占 23.40%；薄膜类和颗

粒类均占 6.90% [8]。从不同地区样点来看，日照、青岛、威海、烟台和潍坊等岸滩样品中，纤维类微塑

料均占较高比例，其中潍坊样点达到 80%，日照和烟台样点分别为 65%和 64% (见表 1)。这说明纤维类

微塑料在山东半岛不同岸滩样点中具有较强代表性。 
 

Table 1. Proportion of microplastic morphologies in typical beaches of Shandong Peninsula 
表 1. 山东半岛典型岸滩不同地区微塑料形态占比 

地区 纤维类 碎片类 颗粒类 薄膜类 

日照市 65% 29% 0% 6% 

青岛市 55% 22% 18% 5% 

威海市 56% 28% 0% 16% 

烟台市 64% 18% 13% 5% 

潍坊市 80% 20% 0% 0% 

 
纤维类微塑料的富集与沿海乡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合成衣物洗涤废水释放的纤维碎屑、渔网和养

殖绳索长期磨损产生的纤维残片，均可能成为纤维类微塑料的重要来源[4]。结合山东半岛渔村分布较多、

海水养殖产业较为集中的现实情况来看，纤维类微塑料占比较高，与沿岸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不足、渔业

废旧塑料回收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有关。其他形态微塑料也具有相对明确的来源指向：碎片类多源于塑料

容器、食品包装等大尺寸塑料垃圾破碎，薄膜类多来自废弃塑料袋和包装膜，颗粒类则可能与日化用品、

泡沫材料及工业塑料损耗有关。不同形态微塑料的组成差异，反映出生活消费、养殖生产和滨海旅游共

同影响下的污染格局。 

3.3. 小粒径颗粒的隐蔽风险 

粒径大小会影响微塑料的迁移能力、生物摄入概率和生态风险。山东半岛典型岸滩微塑料以 1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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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m 粒径为主，占比为 35.90%，400~700 μm 和 20~100 μm 粒径次之；潮滩沉积物中 200~800 μm 粒径微

塑料占比超过 69.12% [8] [9]。青岛近岸研究也显示，小于 1 mm的微塑料在海水和沉积物中占比较高[10]；
青岛海水浴场微塑料呈现粒径越小、检出含量越高的趋势[11]；桑沟湾水体与沉积物中同样以小于 1 mm
的微塑料为主[12]。这些研究表明，小粒径微塑料是山东半岛近岸环境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污染类型。 

小粒径微塑料隐蔽性较强，肉眼难以识别，常规岸滩人工保洁也难以有效去除。同时，小粒径微塑

料更容易被浮游生物、底栖贝类和鱼类幼体摄入，并可能沿食物链逐级传递[5]。贝类、海参和经济鱼类

是山东半岛沿海渔村的重要养殖品类，也是渔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小粒径微塑料如果在养殖环境中持续

累积，可能影响水产品质量安全和海产品市场信誉。此外，小颗粒微塑料比表面积较大，容易吸附重金

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病原微生物；随着表面生物膜形成，其理化性质和环境迁移规律也可能发生变

化，从而带来复合污染风险[13]。因此，小粒径微塑料应成为区域近岸生态风险防控和水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的重要关注对象。 

3.4. 颜色与成分反映污染来源差异 

微塑料颜色和聚合物成分能够为污染来源判断提供一定线索。颜色方面，山东半岛典型岸滩黑色和

蓝色微塑料占比较高，其中黑色占 27.60%，蓝色占 22.10%；潮滩沉积物中也以黑色微塑料较为常见[8]。
但青岛近岸部分区域以白色微塑料居多[10]。这种颜色差异可能与采样点位、环境介质、塑料风化程度和

人类活动类型有关。一般而言，黑色微塑料可能与生活垃圾、包装废塑、轮胎磨屑及部分工业废弃物有

关；蓝色微塑料则多来自渔网、养殖绳索、海上浮具等渔用材料[4]。因此，蓝色微塑料的检出提示，渔

业生产和海水养殖塑料制品管理仍是山东半岛近岸微塑料治理的重要环节。 
聚合物成分方面，不同区域、不同介质样品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山东半岛典型岸滩样品以玻璃纸、

人造丝、PET、PS、PP、PE 等成分为主，其中人造纤维类占比较高；潮滩沉积物则以 PE 和 PP 为主，二

者占比分别为 48.84%和 41.40%。青岛近海表层水体中 PET 占比较高，沉积物中 PP 占比较高[10]；青岛

海水浴场微塑料材质与纺织、包装和旅游废弃物特征相对应[11]；桑沟湾微塑料以聚烯烃和聚苯乙烯为主，

与养殖浮体、泡沫箱、渔绳渔线等材料使用场景具有一定联系[12]。 
材质差异说明，山东半岛近岸微塑料来源具有复杂性，治理上需要结合不同区域和不同塑料类型分

类施策。在 PE、PP 占比较高的养殖区，应重点完善养殖废旧塑料回收和绿色替代；在纤维类、人造丝富

集的河段和村镇近海，应加强生活洗涤废水、破损渔具和养殖绳索磨损源的管控；在滨海旅游岸线，则

应重点关注一次性塑料包装物、食品包装垃圾和游客垃圾的集中收集与清运。 

3.5. 轻度污染水平下的累积风险 

从丰度结果看，山东半岛近岸微塑料污染总体处于轻度污染水平，但受采样介质、筛选标准和区域

功能影响，不同研究结果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山东半岛典型岸滩微塑料平均丰度为 27.19 ± 8.05 个/kg，
其中烟台岸滩相对较高，为 25~41.67 个/kg，潍坊岸滩相对较低，为 20~30 个/kg，污染负荷指数评价结

果为轻度污染；14 处潮间带沉积物微塑料丰度为 78.8~315.2 颗/kg (dw)，平均丰度为 176.95 颗/kg (dw) 
[9]。 

青岛各功能分区微塑料丰度差异明显，养殖区、河口、排污口和旅游沙滩呈现不同分布特[10]；滨海

浴场海水和沉积物中微塑料含量均达到 103 量级[11]；桑沟湾水体和沉积物微塑料丰度范围较大，高值区

集中在近岸和湾内，并呈现由湾内向外海逐步降低的趋势[12]。这些数据说明，微塑料已在山东半岛近岸

环境中普遍检出，但不同研究之间不能简单横向比较，其差异与样品类型、预处理方法、检测粒径范围

和人类活动强度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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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当前多数岸滩污染负荷处于相对可控的轻度水平，微塑料的长期累积风险仍需重视。随着沿

海渔村养殖规模扩大、塑料制品日常消耗增加和滨海旅游客流增长，微塑料外源输入可能持续存在；

同时，微塑料自然降解缓慢，容易埋藏于底泥或进入生物体内，后期治理难度明显高于普通大型海洋

垃圾。因此，应在污染尚未加重阶段，推动源头减量、常态化海域监测和跨区域协同治理，降低未来治

理成本。 

4. 微塑料污染的生态风险及其对沿海乡村发展的影响 

4.1. 扰动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稳态 

微塑料进入近岸海域后，可长期存在于海水、潮滩沉积物和海洋生物体内。由于粒径较小，微塑料

容易被浮游生物、底栖贝类、鱼虾幼体等误食，造成消化道堵塞、摄食效率下降、营养吸收受阻和组织

损伤等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微塑料暴露可能从生长发育、行为活动、繁殖能力、免疫水平和遗传稳定

性等方面影响海洋生物，也可能干扰微藻、浮游动物等低营养级生物的生长与繁殖，影响近海食物链和

食物网结构。 
室内毒理实验也提示了微塑料的生物风险。孙庆辉采用 355~425 μm 微塑料颗粒对斑马鱼幼鱼开展

15 d 暴露实验，结果显示，受试幼鱼体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下降，丙二醛(MDA)含量升高，说明

微塑料可能通过诱导氧化应激影响水生生物的生理功能[9]。实验室暴露条件不能完全等同于山东半岛复

杂的近岸自然环境，但该结果仍表明，小粒径微塑料对近海生物健康的影响值得关注。 
微塑料的环境风险并不只来自颗粒本身。由于表面较粗糙、比表面积较大，微塑料容易吸附重金

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抗生素和病原微生物，成为有毒有害物质迁移的载体[4]。微塑料表面还可逐

渐形成生物膜，改变其疏水性、表面官能团和沉降行为，影响其在海洋环境中的迁移、风化和归趋[13]。
也就是说，微塑料污染往往不是单一颗粒污染，而是可能与其他污染物共同作用，增加近岸生态风险

防控的难度。 

4.2. 影响水产品质量安全与市场信任 

山东半岛沿海水产品养殖、加工和销售基础较好，对虾、扇贝、牡蛎、海参等既是沿海渔村的重要

收入来源，也是地方特色水产品和区域品牌建设的重要依托。微塑料可通过滤食、摄食、沉积物接触和

食物链传递等途径进入水产品体内，容易引发消费者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的担忧[4] [5]。其中，扇贝、牡蛎

等滤食性贝类长期过滤近岸水体，更容易接触悬浮微塑料；海参等底栖生物与沉积物接触密切，可能受

到底泥中微塑料累积的影响；对虾养殖虽然摄食方式不同，但其养殖过程同样依赖近岸水质、底质和饵

料环境，也可能受到微塑料及其吸附污染物的间接影响。 
已有实测研究为这一风险提供了依据。孙庆辉对市售海参和牡蛎的检测发现，相关海产品消化组织

中可检出微塑料；虽然现阶段检出丰度整体不高，但已说明微塑料具备由环境介质进入可食用水产品的

现实路径[9]。冉文等对环渤海潮间带长牡蛎的研究显示，9 个站位长牡蛎样品中均检测出微塑料，摄入

率为 73.91%~95.65%，平均丰度为 2.03 个/个体，且纤维类微塑料占比最高[14]。这些证据提示，贝类和

海参等经济水产品存在一定微塑料暴露或富集风险。 
微塑料经膳食摄入对人体健康的长期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但食品安全问题本身具有较高敏感度。

一旦微塑料检出信息与特定海域、养殖品种或地方品牌联系起来，可能影响消费者对当地水产品的信任。

其影响链条可概括为：“微塑料污染累积–对虾、扇贝、牡蛎、海参等特色品种暴露或富集–水产品质

量安全疑虑增加–地方品牌声誉和市场信任受损–渔民收入下降或产业转型压力增大”。因此，微塑料

治理应纳入水产品品牌保护、绿色养殖和沿海乡村产业发展的整体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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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重渔民生产负担与转型压力 

沿海渔民的生产收益与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密切相关。微塑料在沉积物、养殖区和渔场中长期累

积，可能影响渔业资源栖息繁育环境，降低近海生物多样性和水产品品质，增加水产养殖和近海捕捞的

生产风险。对于以捕捞、养殖、海产品加工和休闲渔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渔村而言，近岸生态环境质量

下降会削弱产业发展基础。微塑料污染即使未立即造成明显产量损失，也可能通过质量安全疑虑、品牌

声誉下降和市场价格波动，间接转化为渔民收入压力。 
废旧渔网、养殖绳具、浮球、泡沫箱等渔用塑料制品，也是近岸微塑料的重要海上生产源[8]。在废

旧渔具回收网点不足、资源化回收成本较高、配套激励政策不完善的情况下，部分渔民可能因处置不便

或成本约束，随意堆放、丢弃废旧塑料制品。这一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渔民环保意识不足，更与沿海乡

村环保基础设施供给、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和治理激励机制不健全有关。 
因此，应把渔民看作微塑料治理的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管理对象。通过设置便捷的废旧渔具回收

点、建立回收补贴机制、鼓励合作社和村集体参与集中回收，可以降低渔民处置成本，提高其参与意愿。

只有把污染治理与渔民生产便利、成本分担和收益补偿结合起来，废旧渔具无序丢弃问题才更容易得到

缓解，沿海渔村的产业转型压力也才可能被逐步消化。 

4.4. 劣化渔村人居环境与文旅形象 

滨海岸滩是沿海乡村人居环境和旅游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岸滩上散落的塑料包装物、废旧渔具、

泡沫碎屑和游客垃圾，在日晒、风化和海浪冲刷作用下会逐渐裂解，形成“岸滩垃圾–微塑料污染”的

连续性环境问题。随着渔旅融合、休闲渔业和滨海乡村旅游发展，岸滩整洁度越来越直接地影响游客体

验、村庄形象和地方口碑。 
山东半岛部分沿海地区正在依托美丽渔村建设发展滨海旅游、休闲垂钓、渔俗体验等新业态。岸滩

塑料垃圾和微塑料污染会破坏滨海景观风貌，降低渔村旅游吸引力，也可能影响消费者对本地水产品生

态品质的整体评价。相关研究指出，沿海渔村发展应依托渔业资源和渔俗文化，推动产业融合与生态环

境优化[15] [16]。从这一角度看，微塑料综合治理不仅是近岸海域污染防治任务，也是改善滨海人居环境、

提升渔村文旅品质的重要内容。 

5. 乡村振兴背景下山东半岛微塑料污染治理路径 

5.1. 从源头减少塑料垃圾入海 

源头减量是控制近岸微塑料新增输入的基础环节。山东半岛沿海乡镇和村庄应进一步完善生活垃圾

分类收运、塑料废弃物定点回收、村庄日常保洁和入河入海垃圾拦截等工作。对于靠近河口、潮滩和滨

海景区的村落，可适当增加垃圾收集设施，提高清运频次，减少塑料包装物、饮料瓶、塑料袋等废弃物

在岸滩长期堆积。 
排污口、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设施也需要同步管理。生活污水中的合成纤维和微小塑料颗粒，是近

岸微塑料的重要来源之一。沿海地区可通过沉淀、过滤和拦截等方式，提高污水处理系统对微小塑料颗

粒的截留能力。对入海河流、重点岸滩和近岸港湾，应建立日常巡查制度，使村庄环境整治、河流垃圾

拦截和近岸海域管护衔接起来。 

5.2. 建立废旧渔网渔具回收机制 

废旧渔网、养殖绳索、浮球和泡沫箱，是沿海渔村微塑料治理的重点。山东半岛可借鉴挪威长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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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失落渔具报告和打捞调查的经验：挪威渔民被要求报告丢失渔具，相关部门据此组织年度打捞和近岸

回收，长期清除了大量刺网、绳索和渔具残片[17]。结合山东半岛实际，可构建“渔港码头回收点–养殖

区临时收集点–县市转运中心–资源化利用企业–监管平台”的回收体系。 
具体方案上，可在重点渔港、码头、养殖区和沿海村庄设置固定回收点，在养殖旺季增设流动回收

车或临时收集箱；由地方政府负责制度设计、资金补贴和监督考核，村集体或渔业合作社负责日常组织，

养殖企业和渔民承担分类交投责任，第三方资源化企业负责拆解、清洗、造粒、再利用或无害化处置。

资金支持可采用“财政补贴 + 企业回收 + 合作社统筹 + 以旧换新”模式，对主动交回废旧渔具的渔

民给予补贴或积分奖励。对可再利用的 PE、PP 绳网和浮具，可进入再生塑料、渔具再制造或海洋文创产

品链条；对无法再利用的材料，应规范转运和处置，避免再次进入海洋环境[18]。 

5.3. 规范海水养殖区塑料制品使用 

海水养殖区应加强泡沫浮球、网箱、塑料筐、养殖绳索等塑料制品的使用管理。鼓励使用耐用、可

回收、低污染的养殖材料，减少易老化、易破碎塑料制品的使用。养殖企业、合作社和养殖户可建立塑

料用品使用台账，记录塑料制品的使用、更换和回收情况，明确废弃养殖设施的回收责任。 
养殖区塑料污染治理还可以与绿色养殖和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结合起来。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强调，生产方式优化是推动生态治理和产业转型的重要内容[19]。对于沿海乡村而言，规范养殖塑料制品

使用，不只是污染防治措施，也是推动海水养殖由粗放管理向绿色管理转变的重要一步。 

5.4. 把岸滩治理纳入渔村人居环境整治 

岸滩治理不能与村庄治理分开。沿海村庄可定期组织岸滩垃圾清理、村庄保洁和海岸线巡查，重点

清理塑料袋、饮料瓶、泡沫碎片、废旧渔具、食品包装和烟蒂等容易形成微塑料的废弃物。通过村庄保

洁和岸滩治理联动，可以减少塑料垃圾在岸线长期堆积。 
不同类型岸滩的治理重点也应有所区别。旅游岸滩可在旺季增加清理频次，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和环

保提示标识；渔业岸滩则应重点整治渔具堆放、泡沫浮球破损和养殖废弃物遗留等问题。村集体还可以

把岸滩保洁写入村规民约，鼓励村民、渔民和经营主体共同参与，使岸滩治理成为日常工作，而不是阶

段性清理。 

5.5. 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微塑料污染治理涉及生态环境、海洋渔业、农业农村、文旅、城管、交通运输和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

也涉及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合作社、渔民、游客和社会组织等多类主体。单一主体难以完成全过程治

理，需要形成权责清楚、流程连续的协同治理机制。可将协作流程概括为：污染监测与问题识别–重点源

头登记–分类收集与回收–转运处置与资源化利用–治理效果评估–结果公开和政策调整[20] [21]。 
具体权责上(见表 2)，政府部门负责制度制定、执法监管、财政支持和跨区域协调；科研机构负责监

测方法、风险评估和数据分析；企业负责绿色材料替代、废弃物回收和资源化利用；村集体和渔业合作

社负责组织渔民参与、管理回收点和开展宣传；渔民和养殖户负责规范使用塑料制品、及时交回废旧渔

具和报告失落渔具；游客和居民负责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并参与岸滩保洁。通过“政府引导、科研

支撑、企业回收、合作社组织、渔民参与”的协同模式，可提高治理措施的操作性。 

5.6. 加强区域联动和长期监测 

山东半岛沿海城市之间海域相连，微塑料污染具有跨区域迁移特征。日照、青岛、威海、烟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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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sponsibility division and collaborative pathways for microplastic pollution governance in coastal villages 
表 2. 沿海乡村微塑料污染治理责任分工与协作路径 

主体 主要责任 协作环节 

政府部门 制定制度、设置补贴、监管执法、跨市协调 建立规则与考核机制 

科研机构 开展监测、风险评估和技术咨询 提供数据支撑 

企业/第三方回收机构 拆解、清洗、造粒、再利用或无害化处置 承接资源化链条 

村集体/合作社 管理回收点、组织集中交投、开展宣传 连接政府与渔民 

渔民/养殖户 规范使用塑料制品，交回废旧渔具并报告失落渔具 落实源头减量 

 
潍坊等地应在微塑料监测、污染源排查、岸滩清理、渔业废弃物回收和执法监管方面加强协作。对于跨

区域流动明显的海洋垃圾和微塑料污染，可以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合巡查机制，避免出现“各管一段、效

果有限”的问题。 
 
长期监测也是后续治理的重要基础。山东半岛可选择典型岸滩、河口、渔港、养殖区和旅游区作为

监测点，持续跟踪微塑料丰度、粒径、形态、颜色、成分和生态风险变化。监测方法应尽量统一采样区

域、采样深度、筛网孔径、样品处理和鉴定标准，提高数据可比性。稳定、可比较的监测数据，能够为后

续治理政策调整和治理效果评估提供依据。 

6. 结论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山东半岛近岸海域微塑料污染治理已不只是海洋环境保护问题，也关系到沿海

乡村产业发展、水产品质量安全和渔村人居环境改善。已有研究显示，山东半岛典型岸滩和潮滩沉积物

中均检出微塑料，污染来源较为复杂，既有居民生活、旅游消费和城镇排放等陆源输入，也有渔业捕捞、

海水养殖和港口航运等海上活动影响。整体来看，区域微塑料污染具有纤维类占比较高、小粒径颗粒较

多、来源多样等特点。 
不同研究在采样介质、点位布设、粒径筛选和检测方法上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不宜简单横向比较。

部分岸滩污染等级目前处于轻度水平，但微塑料难降解、易迁移、可长期累积，也可能沿食物链传递，

其潜在风险仍需持续关注。微塑料进入近岸环境后，不仅可能影响海洋生态系统，也可能通过“污染累

积–特色水产品暴露或富集–质量安全疑虑–品牌信任受损–渔民收入与产业转型压力增加”的链条影

响沿海乡村发展。 
山东半岛近岸微塑料污染治理应坚持陆海统筹和源头减量思路，重点推进陆源塑料垃圾控制、废旧

渔网渔具回收、海水养殖区塑料制品管理、岸滩环境整治、公众参与、区域联动和长期监测等工作。尤

其要把废旧渔具回收从原则性倡议细化为回收点设置、责任主体界定、资金补贴和资源化利用链条。政

府、村集体、渔民、企业、游客、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需要共同参与，逐步形成稳定的沿海乡村微塑料治

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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